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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强认真地说：“如果血压值比较高，
三联律值只是短阵的，我也就给他上麻醉了，
但问题是他现在血压相当高，三联律持续出
现，即使过了手术关，那还要度过术后恢复
期，这就比较危险了，再说，你父亲的手术并
非急症，调整好身体不是更安全吗？”
“医生，你就试试看，我看没什

么问题。”病家儿子依然感觉轻松。
李晓强婉言拒绝道：“在安全面前，
我们从来不依靠侥幸。”病家儿子
问：“你的意思是今天一定要停止
手术？”李晓强清晰回答：“是的，我
认为应该这样。”病家儿子说：“医
生，你能否等我一会儿，我和家人
商量商量后再答复你？”“行。”

片刻，他与家人商量后又推开
谈话室门，让护士把李晓强叫来，
露出笑容，说：“不好意思，我们商
量好了，的确是安全第一，如果安
全出问题，我们什么也没有了。”病
家女儿问：“医生，那我父亲应该注
意什么？”李晓强建议：“应该先在心理上安抚
他，其次，也是特别重要的，让他好好休息，他
今天如此状况与前几天没有休息好是有关系
的。”他女儿回答：“医生你说得对，我爸爸在
手术前几天一直担心这担心那，几个夜晚没
睡好觉。”李晓强问：“那你们同意今天暂停手
术？”“好，我们同意。”
夜晚，手术室又送来一位结肠癌晚期患

者，与他一起进入手术室的泌尿科沈医生叙
述他病史：他的肿瘤已转移，导致肾脏积水，
如等到明晨再处理，恐怕肾功能衰竭。接着，
他问李晓强：“你们能否给上一个静脉麻醉？
在麻醉下行输尿管导管插入输尿管进行导
尿。”李晓强一口答应。
片刻，病人进入了麻醉状态，输尿管导管

经膀胱进入输尿管，可由于肿瘤压迫，使得输
尿管一直通不过，导尿未见成功。钱小花问：
“输尿管通不过，怎么办？”“那只能超声波引
导下进行肾穿刺，置入管子导尿。”
一会儿，超声波室医生带着手携式超声

波诊断仪来到手术室为他们穿刺定位。这时
候，让沈医生犯难了，软软的输尿管导管进
不了肾脏，这让在旁边观察的李晓强、钱小
花也颇感纠结。突然，李医生想起了什么，问

沈医生能不能用我们的深静脉穿刺包的导
管来导尿，因为它不仅有穿刺针，而且还有
引导钢丝，并且可以长期保留。“好办法。”沈
医生惊喜不已。果然，导尿顺利完成，一直饱
受排尿困难煎熬的病人绽放出十分欣慰的
笑容。

在医院大梯形教室，张院长给新一届医
务人员上课，题目是：“面对患者，我应
该怎么努力”。

张院长深情讲述：“在这张讲台
前，曾经有个医生在这里给他的学生
讲过：‘当患者有困难时，我们应该怎
样努力。’我们先暂且不提他的医术是
如何高超，先谈的是他如何做人？如何
做一名医生？他每天都是第一个来到
病房，一个挨一个问候病人，翻阅病
史，有时候还经常帮夜班护士搬运补
液。到了上班时候，人齐了，他又是第
一个来到示教室，和大家一起交班。交
好班，他又是第一个来到手术室，一台
接一台的手术，令他应接不暇。夜深
了，他在下班前，又是去关心一个又一

个病人后，才夹着病史资料、专业书默默无闻
离开病房，我倒是很想问问在座的，这位医生
可能是什么年资的医生？”
一个年轻医生回答：“我们也曾起早摸黑

进病房，我猜想这位医生是住院医师，只是他
比我们做得更勤奋。”另一个年轻医生不同意
他的观点，他说：“能在这张讲台上给学生上
课的，至少也是一名主治医师，还有可能是主
任级医生。”一个很酷的女医生站了起来，反
驳他：“如果是一名主治医生，我还相信，但如
果猜他是一名主任医师，你可能没仔细听张
院长介绍，他有时候还帮夜班护士搬运补液，
我想这有失主任医师的架子。”这位医生当然
不服：“我觉得他更可能是一位可亲可爱的主
任医师。”张院长接过他的话：“他不仅是一位
主任医师，还是一位我们应该非常尊敬的长
者，他就是我们医院的高尚主任。几十年来勤
勤恳恳、兢兢业业，为我们医院的外科奠定坚
实的基础，他还取得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
成果。他桃李满天下，如今他的学生遍布全国
各地，奋斗在临床一线，可他最后却倒在手术
台上。如果只能用四个字来概括他的一生，那
贴切的应该就是：无私奉献。”台下立刻响起
雷鸣般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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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爱莲

! ! ! ! !"# 黑压压的一群人在迎接葛沽第一架

钢琴的到来

我的建议立刻在连里传开了，并马上有三
位同学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实现我的这个建议。
他们愿与我合买将是第一架运到葛沽来的钢
琴，他们之中就有这位男高音林大个。其实，我
要求买琴时自己也不知道到哪儿去筹这笔款。
一个月 !"元的工资全都给了照顾小青的孙奶
奶，父亲的工资又都被冻结了……但我仍然兴
奋得整晚睡不好觉，在梦中，我的十个手指都
在动了！但事实比想的要困难得多。
我回到了北京，和妈妈好不容易在北京

前门的一个委托店中看到一架极破旧的钢
琴，除了价钱可取，其他部分都不怎么样：里
面的琴弦是直的，有的是线代替了弦。无论怎
样，##个键子都在，这就够了！

妈妈把藏在米袋里节省下来的 $%%元钱
都给了我垫付琴款。然后请委托行代运到天津，
在天津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的后继），一位
曾是老工友的调音师本来答应予以帮助“义务”
修理此琴，但当我请他从“起士林”西餐店吃完
饭回去看琴时，他说对此琴也爱莫能助。
我正急得无奈，只好赶紧联系上了从天

津运货回葛沽的一辆军用卡车，又从葛沽换
了拉粮的马车。等辗转到 &&连时，远远地我
就看见了黑压压的一群人在迎接葛沽第一架
钢琴的到来。为首站着的是当时还在“隔离审
查”的“五一六反动分子”———指挥系的大潘
潘世荣和管弦系的小潘潘沃流等。他们被派
来默默地站在那里，等待着出苦力卸运钢琴。
钢琴在簇拥和喧闹声中就像迎下花轿的

新娘子一样，被抬到了这一排还未全拆的旧
土房中的第一间。有人等不及，在琴还未放稳
时就把盖子打开了，一排音按了下去，只听见
从这黑匣子里像飞出了一群没有纪律的野鸭
子，乱扑着不齐的翅膀，扯着脖子难听地呱呱
乱叫。里面或有或无的锤子砸到或多或少的
“弦”和“线”上，既没高音又没琴声。挤着看热
闹的人群就像刚掀起了红盖头，惊异地发现
新娘原来是一个“丑鬼怪”！啊！嘘！哈！哦！

各种失望的叹息声加上嘲笑
和挖苦的声音一齐灌进了我
嗡嗡作响的大脑。还是小潘
聪明，赶快悄悄地把琴盖上
了，他看着我这张因长途劳
累和沉重打击完全变了的难

看的苦瓜脸和僵硬挺直了的身体，便悄悄地
把我拉走，带回炊事班的小木屋里去了。
不一会儿，炊事班的门缝里伸出两个头。
“爱莲，对不起，我们想退伙了，不买琴

了。”站在后面的林大个的男高音也不好意思
地“唱”出一首“告别歌”，很清楚没人想和我
分担或分用这个“丑鬼怪”！
“快来看！爱莲的眼睛怎么肿得这么大？”

“啊？我在哪儿？发生什么事了？”我的一双眼
睛完全睁不开了，肿得像我刚梦见的一个小
馒头。我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儿，爬到圆镜子
前，强扒开这双肿眼一看，把自己都吓了一大
跳，全是红的，血充得都要涨出来了！“我这只
眼是瞎定了！”我知道那是一个热烈衷心的期
望在受到剧烈的打击和崩溃后被内火烧的。
几天后，妈妈来信了，我的热泪又滴湿了

那张薄薄的信纸，妈妈写道：“千万不要把身
体急坏了，买琴的钱我可以全帮你付，不要在
乎钱上的损失，眼光看远一些。”妈妈的爱和
支持又一次温暖了我的心，我只恨离妈妈太
远，不能快快去看望和感激亲爱的同时现在
也是寂寞的妈妈。我把妈妈的信小心地折回
衣兜里。当我走近那间放着“丑鬼怪”的小木
屋时，看见小潘安静地等在那里，手里拿着几
张在横条信纸上又加画出的五线谱纸，密密
麻麻。上面整整齐齐地手抄着整整一首李斯
特改编的帕格尼尼的练习曲《钟》。他把这首
手抄的曲谱双手递给了我。
“这是我给你抄的，你练吧，慢慢地练，但

现在我想听你弹《黄河》。”我感激地深深看了
小潘一眼，小心地双手接过这沓贵重的手抄
谱，泪花充满了我那双仍然红肿着的眼睛。没
有说什么，我走到心爱的钢琴前，把《黄河钢
琴协奏曲》的谱子再次展开在这架小“丑鬼
怪”上，我已经背下了两个乐章。此时我什么
也不想，专心地弹着听着。虽然是在一架完全
没有音高排列的丑鬼怪钢琴上，但我仿佛听
见了整个中央交响乐团宏伟嘹亮的乐声在为
我伴奏。我越弹越带劲，快速的八度开始在琴
键上飞舞，十个手指灵活地指挥着万马奔腾。


